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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没什么错：为挑食辩护 

翻译： 李春辉  

全世界的父母们都觉得要是某家的孩子不挑食，那么这家的大人十有八

九也能把自己挑食的孩子给喂养好。他们有种“特殊的智慧”，虽然没有经

过什么验证，但是人们像坚信一些习以为常但是似是而非的教条一样，对有

些人有这种能力深信不疑。现在有些好为人师的父母会告诉你，这些孩子们

挑食纯粹是因为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吃到有那么多快餐。你不管怎么弄，孩子

们还是能吃到各种各样的垃圾食品。要是你晾他们几个星期，然后做一顿好

的，他们就知道什么才是美食了。要是孩子们不饿，那就饿到他们饿。要是

孩子们不想尝试新的食物，那就每天只做新事物，爱吃不吃，不吃饿着。这

样训练几回，至少从法国的经验来看，法国的孩子们会很有礼貌地吃掉所有

的东西，包括看起来很恐怖的猪肝泥或者小兔子。要是孩子不爱吃你做的饭，

那么肯定是因为你没有调教好。 

当然了，你也可以这样看，挑食是整个发达社会身心倦怠的一种体现。

不是父母们的过错，是因为文化就是这样的。医生们通常说能母乳喂养多久

就喂养多久，但是这也剥夺了孩子们逐渐适应不同口味的机会和能力。超市

里的那些灌装、瓶装、袋装食品添加了各种增味剂和人工色素，过早地腐蚀

了孩子们品尝天然味道的敏感度。当然了，最本质的还是因为可吃的太多了。

你想一下，每天趴在桌子上艰难地从这个盘子划到那个碗，东挑挑西拣拣，

日日如此，还能不调是吗？ 

我对上面这两种自作聪明的理论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像我这么一个对纯

粹理论全盘接受的女人，我这辈子头 21 年，却是拒绝吃大部分食物。对我

父母来说这就是个难搞的事情，因为我六岁以前一直生活在食物匮乏时常

要忍饥挨饿的地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为了偿还外债，罗马尼亚施行

了“不让人活命”的紧缩政策。为了能从国际国币组织继续借钱，总统齐奥

塞斯库同意大幅度增加出口消减进口。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政策就意味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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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亚好的粮食都卖给了外国，自己所剩无几，却没有外国的粮食补充进来。

每日主食无以为继，商店门口的长龙成了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每天都

是先排队占个位置，然后相互之间讨论着今天店里到底有哪些食物。我父母

在零下好几度的天气里在外面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就为了买点儿山药蛋和

猪肉，这还是运气好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们怎么哄我或者教

育我，我也没有被饥饿阴霾笼罩下的祖国所吓倒：该不吃还是不吃。  

吃饭的时候，我总是从凳子上出溜下来，想方设法找个借口不吃。我特

别讨厌和牛奶。冷牛奶绝对不喝，热的还有可能尝两口，但是这也得加上蜂

蜜搅拌均匀，而且表面上还不能起皮：有奶皮我是绝对不喝的！奶皮黏在嘴

里滑唧唧的感觉让人毛骨悚然，就算是最温馨的时刻，这样的生活必需品也

能让我哇地一声全吐了（没有煮熟的鸡蛋也是一个类似的噩梦）。肉就更别

提了，在这么个几乎没有听说过谁是素食主义者的国家里，我和肉既然成了

殊死敌人。在小说安德鲁马丁的小说《我盛大的希腊婚礼》中，当芙拉阿姨

知道未来的新郎官是个素食主义者的时候大吃一惊：“你不吃肉？你是说你

不是吃猪肉？没事没事，我给你做羊肉。”简而言之，罗马尼亚的饮食就是

肉、肉、肉。 

有时候当我想起小时候的时候，总感觉听到身体某个部位有个声音试着

告诉我儿时不吃的那些传统美食是多么好吃：用猪蹄子、猪头肉、猪耳朵以

及蒜泥做成的肉冻；鸡肉和牛脑合炒；用牛肚条做的酸汤；秘制煮鸡冠子；

牛蛋；压猪头肉。老一辈儿的人觉得这些实在是美味极了，让人不能割舍。

但是我自己觉得确实不那么自在：鸡在炉子上炖好几个小时，汤里放了千奇

百怪的草药，还有一种吃起来酸不拉几的蘑菇、鸡肉和什么肉做的肉酱。我

父亲以前总是觉得他能把这个肉酱做的更美味，而且还起了个名字叫做“鸡

王酱”，他描绘的声色摇曳，好像英国女王已经扒在厨房的门上留着哈喇子

的一样。 

我这又不吃那也不吃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折磨，这种折磨却激发了他们在

饮食上的创造性和食材多样性。我祖父会把西红柿切成一片一片的和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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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对着摆开，好像排兵布阵一样，他突然吃掉我一块萨拉米，我就用叉子叉

起一片西红柿塞到嘴里。我父亲另有高招：我想不吃什么就不吃什么，三天

以后，不管他让我吃什么我都吃得干干净净。我父亲后来说也是你妈太温柔

了，然我对你实行这个饥饿战略。 

由于我实在是骨瘦如柴，医生说还不如把她带到山里养一段时间，那里

吃了牛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了。我父母也就带着我在一个农场周围过了一

个假期，每天早晨他们都早早下山去买一瓶还热乎乎的牛奶，带着牛味的牛

奶。他们当时每天也只能买得起一瓶牛奶。每天买回来以后给我弄好，放在

我的跟前，期盼着他们这个唯一的女儿能够长两斤肉。每天早上我就是呡一

下，然后就大声作呕，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喝掉剩下的宝贵的牛奶。当假期结

束，回家的时候，我还是那么苍白消瘦，他们倒是又白又胖。  

当我表现出喜欢吃某种东西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想疯了一样去准备，

现在喂养我自己儿子的时候也意识到自己有时候也这样。我小时候某一天，

我奶奶和姥姥同时发现我喜欢吃西红柿面，特别喜欢吃，一点儿也不拒绝，

他们如获珍宝。这个星期去我奶奶家，她给我做了一个星期的西红柿面。下

周去我姥姥家，又给我做了一个星期的西红柿面。当我再去奶奶家的时候，

她又信心满满地端上了一碗西红柿面的时候，我面无表情地说：“你们就不

能有点儿创意吗？” 

现在回头看，我完全能理解这些事情了。我拒绝被特殊喂养，尤其是不

吃富含蛋白质的牛奶和肉，你想想那时候你要是没有农场的门道，没有打入

共产党内部，弄这些吃的多么费劲啊。我其实也在拒绝一种从猪头吃到猪尾，

从猪皮吃到猪胃的文化，美国人早就不吃内脏了。就算是我离开故土，到了

以色列，后来又到了加拿大，我也不吃和父母一起吃在他们看来的天然美物。

我依然能记得他们把厨房弄了个天翻地覆才煮好猪内脏做好肉冻的那种雀

跃，那股黏在墙上经久不衰的浓郁蒜味让他们手舞足蹈。而我，连闻都不想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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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有一次拒绝和他们吃家乡美食感到很愧疚。罗马尼亚民主革命以后，

我的外祖父母到多伦多来看我们。为了庆祝他们的到来，他们为每个人买了

大龙虾，就在在我们的小厨房里做好了“大餐”。现在我还有一张当时吃饭

的照片，一边是我外公正敲断那个红色大虫子，大快朵颐，另一边是我的外

婆散发着喜悦的光芒，而我局促地坐在他们中间对着一个空盘子一副很不

以为然的表情。后来我也吃过龙虾，但是当初我确实不该不吃的。我当时没

能理解我离开我的外公很多年了，他还能活着再见到我真是多么难得的喜

悦。那可能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龙虾，我却冰冷地拒绝和他一起吃。  

有些关于挑食的说法很大方，他们倾向于理解而不是谴责。一种说法认

为孩子们通过决定吃与不吃展现他们的掌控力：毕竟张不张嘴是自己说了

算。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挑食的人可能基因上决定了他们味觉比较差。或者说

挑食的孩子味觉过于灵敏以至于灵敏到连甜都能分出不同的层次来。有朝

一日孩子们不挑食了，你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有可能是你这次哄着他们

尝一下这个味道，下次哄着他们尝一下那个味道，尝到一定数目突然胃口大

开；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味蕾与日俱疲，好吃与不好吃已经无法分别了。要是

他们和我一样，偷偷摸摸跑到厨房吃一些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这也是一个

不错的策略吧。 

越来越大以后，我逐渐形成一种喜欢我自己做的怪异食物的口味，就是

从小悄咪咪地自己把一大堆东西乱七八糟混到一起。两片面包片中间挤满

番茄酱，在夹上一片橙色荧光奶酪，再用力挤进去一些酸菜以及生洋葱，这

样一起吃。有那么好几年，就是饿着，也会把博洛尼亚三明治扔掉不吃。直

到有一天我明光乍现，用奶油奶酪浸润一大块洋葱然后然挤上一层层的西

红柿酱，到午饭的时候西红柿酱已经湿透了面包，奶油奶酪已经沾满了盛三

明治的纸袋子。就是这个黏答答、滑唧唧一摊是我当时的至爱。同学们觉得

我吃的太油腻了，但是我已经从父母那里学会就算是别人觉得你吃的很恶

心自己也能很开心的吃下去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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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我无时无刻不处在饥饿中。天天想吃肉，牛肉、

猪肉、肝脏，什么都行。对朋友们父母给他们从中国城买来的血豆腐也很感

兴趣。对一个青少年来说，总能在多伦多的郊区找到他想吃的东西。我在朋

友家吃了竹笋汤，教会我怎么用两根手指敲桌面表示谢谢上茶。我跟着我母

亲，在她老板组织的聚会上第一次吃到了咖喱。在家里我也尝试做自己喜欢

吃的东西，比如沾满了西红柿酱的春卷和炸豆腐。 

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差不多三十岁了，早就忘了自己当年这也不吃那也

不吃的抗争史，以为自己即将生下来一个很好养活的宝宝。我尝试吃各种东

西，觉得这样肚子里的孩子至少能继承我这个具有广泛食谱的基因。我当然

不会强迫我儿子吃牛脑子。但是，他肯定能吃到一个现代社会里所有好吃的

东西，各种美食，异域风情。刚一开始，确实也是这样，他什么都吃，一扫

而光，橄榄啊，洋葱啊，不停地往小嘴里送——真是妈妈的好宝宝啊！有那

么一两刻，真是觉得自己太聪明了，怀孕的时候真是没白吃。 

事情慢慢其变化，以至于一团糟。大概两岁的时候，他这也不吃那也不

吃，只吃白米饭。水煮面条、什么都没有抹的面包。蔬菜也吃，但是只吃生

的。牛奶也喝，只是在玉米糊里或者燕麦饭里滴那么两滴。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就和其他孩子一样了，也像我小时候。 

看着我儿子挑食，有时候真觉得是对我自己当年挑食的报应。他有时候

尝都不尝，就觉得你给他做的很难吃。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厨房里给他做

饭的享受，反而是疲倦和惆怅。他幼儿园的老师和我说他怎么怎么有创造力，

怎么怎么小甜心，但是也会压低声音告诉我他不去其他孩子爱吃饭。他姥姥

姥爷买了一本儿童食谱，作者拍着胸脯向他们保证照着做孩子肯定喜欢吃。

结果呢，他们做了一个菠菜饼，孩子连看都没看。他们让我和孩子他爸一起

来看看这本书到底怎么样，一起无可奈何地哈哈大笑。  

就这样，孩子们依然会长大。他有使不完的劲儿。他聪明勇敢又有爱心。

他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医生也说都挺好。当看到周围的大人们都觉

得他没吃饱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只有我理解了他。我了解那种不得不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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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难看或者难闻的食物的痛苦，也能理解看来剩下的半盘子狼藉的失败

感。我看到了他的固执，就算是自己很喜欢吃的东西，只要有人一强迫就不

吃了。我有时候甚至特别恨恨地：他各种各样的优点都被他不好好吃饭给坏

了，再多的好奇心、同情心也好像弥补不了吃饭的坏习惯。  

我也是通过我不吃的那些东西，不完全遵从能为我自己的；也有人鼓励

我在餐桌上忽视自己的本能与喜好，也有人让我赶紧吃吃吃，就算是我已经

饱了。也有人告诉我吃不完是一种罪恶。现在，当我也对我儿子做这些的时

候，我也感到很愧疚。看到他不吃我给他做的饭，我也是强忍着才能让饭桌

没有变成战场。 

是的，挑食有时候就成了一个家庭的名声，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基于

礼貌的原则。但是挑食也标志着个人口味的形成。人们通常对于别人在品味

上的立场感到不舒坦：本来“评判”是出于好心，结果却带着恶意。虽然我

儿子不吃那些我觉得很好地食物，但是他也喜欢鼓捣一些他自己喜欢的奇

奇怪怪的东西。他是很挑剔，但是也没有什么错。他顶住父母的压力，这也

让他寻找自己激发出探寻自己口味的创造力。 

前段时间，我打算做一次真正的奶酪通心粉，就是上面有金黄色烤面包

屑的那种。这些东西都是他爱吃的，我也把这个弄成孩子们喜欢的样子摆到

盘子里，我和孩子他爸觉得这可能是全家人都爱吃的东西了。结果我儿子轻

轻咬了一下，其实也感觉到我们的失望了，他还是说他不喜欢吃。我猜他确

实可能不喜欢吃，但是还是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今天中午我们就做了这个，没

有其它的了。他开始嘀嘀咕咕说：“可能把它们夹在面包里更好吃？”我和

孩子他爸相互看了看，觉得这个挽回脸面的计策终于起效了，赶紧跳起来去

给他弄面包。我儿子一连吃了两块面包夹奶酪通心粉，高高兴兴地告诉我们

还是他的配方好吃。 

在罗马尼亚有些地方，剩的碗底被看做是一种耻辱。这最后一口就是孩

子不愿意吃你辛辛苦苦劳动挣来、心怀满满爱意做的。它好像代表着父母在

养育孩子的基本技能方面的失败。就这个碗底，让孩子筋疲力尽的父母、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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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以及各种亲戚老师以及医生站成一条线：他们都觉得自己比孩子知道

得多。将来，在孩子吃饭这件事上我会慢慢放松，只要一起坐着吃，剩不剩

的又有什么呢？ 
 


